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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
讀
的
第
一
要
素
，
我
想
是
信
賴
。
相
信
我
們
所
讀
到
的
東
西

，
這
常
常
是
發
生
在
我
們
少
年
的
時
候
。
那
個
年
齡
，
心
靈
像
一
張

白
紙
，
無
條
件
地
相
信
任
何
事
情
。
書
本
給
我
們
神
聖
的
感
覺
，
好

比
人
生
的
老
師
。
我
們
總
是
把
書
本
上
的
話
抄
在
日
記
本
上
，
還
總

是
將
書
本
上
的
話
贈
來
贈
去
。
這
是
一
個
非
常
容
易
受
影
響
的
時
期

，
是
精
神
世
界
最
初
的
建
設
時
期
。
假
如
我
們
幸
運
地
讀
到
真
正
的

好
書
，
那
麼
，
一
生
都
將
受
益
無
窮
。
不
過
，
很
多
時
候
的
情
況
則

是
恰
恰
相
反
。
但
是
，
儘
管
是
這
樣
一
個
不
安
全
的
時
期
，
我
也
以

為
懷
疑
主
義
是
最
大
的
不
幸
。
這
會
使
我
們
喪
失
閱
讀
的
最
大
樂
趣

—
—
那
種
滿
懷
情
感
的
接
受
，
那
種
對
充
實
內
心

的
渴
望
。
懷
疑
設
立
的
防
線
又
會
使
自
己
孤
立
，

久
而
久
之
，
內
心
便
將
寂
寞
又
空
虛
。

當
我
們
逐
漸
成
長
起
來
之
後
，
我
們
便
也
逐

漸
形
成
了
對
這
個
世
界
的
看
法
：
它
不
僅
來
自
於

閱
讀
；
更
來
自
於
直
接
的
經
驗
。
假
如
我
們
依
然

熱
愛
閱
讀
，
並
且
依
然
對
閱
讀
保
持
信
賴
，
便
會

自
覺
地
去
蕪
存
菁
，
選
擇
那
些
真
正
的
好
書
，
前

段
時
期
閱
讀
好
書
的
經
歷
幫
助
了
我
們
，
從
人
生

中
得
到
的
真
情
實
感
也
幫
助
了
我
們
。
閱
讀
和
閱

歷
使
我
們
幾
乎
是
本
能
地
懂
得
哪
些
是
好
書
，
哪

些
是
作
者
以
誠
實
與
信
賴
寫

下
來
的
文
字
。
我
們
仍
然
以

信
賴
的
態
度
讀
書
，
而
這
時

候
的
閱
讀
卻
是
一
種
理
性
的

信
賴
。
我
們
和
書
本
之
間
建

立
起
一
種
平
等
的
關
係
，
書

本
是
我
們
的
朋
友
。
理
性
的

信
賴
還
可
有
效
地
抵
禦
懷
疑
主
義
的
侵
害
，
這
時

候
的
閱
讀
對
於
拓
展
我
們
不
免
狹
窄
的
個
人
經
驗

大
有
好
處
。
假
如
個
人
經
驗
偏
於
悲
觀
，
它
便
提

供
給
光
明
的
景
象
；
假
如
個
人
經
驗
偏
於
萬
事
無

憂
，
它
則
提
醒
我
們
不
幸
的
存
在
。
它
可
使
我
們

保
持
樂
觀
、
善
良
、
開
闊
的
精
神
。
在
一
個
人
對

世
界
的
觀
念
已
經
形
成
的
中
年
階
段
，
閱
讀
可
為

我
們
作
出
補
充
和
修
正
，
使
之
達
到
健
康
完
美
的

境
地
。晚

年
時
的
閱
讀
信
賴
，
我
想
應
是
建
立
在
寬

容
之
上
。
因
為
這
時
候
的
經
驗
已
經
成
熟
到
可
與

任
何
書
本
做
一
個
比
較
，
這
是
該
作
出
結
論
的
時
期
。
假
如
前
兩
個

階
段
我
們
保
持
了
閱
讀
的
良
性
循
環
，
這
時
便
能
夠
再
上
升
一
格
。

在
持
有
自
己
的
經
驗
與
結
論
的
同
時
，
善
解
並
誠
摯
地
去
觀
看
別
人

的
人
生
所
得
，
看
到
人
類
無
窮
多
的
心
靈
景
觀
。
這
時
候
，
我
們
應

當
如
同
相
信
自
己
一
樣
去
讀
書
，
書
會
和
我
們
融
為
一
體
，
我
們
其

實
也
是
在
讀
着
自
己
。
這
時
候
的
自
己
，
應
該
有
一
顆
能
夠
包
容
一

切
的
心
靈
，
讀
書
就
提
供
這
樣
的
好
機
會
。
當
然
，
我
這
裡
指
的
是

人
類
寫
作
的
最
好
的
那
類
書
。

（
轉
載
自
《
書
人
》
二
○
○
九
年
第
二
期
）

「磨合」一詞，我是
來北京之後，在馬路上發
現的。北京有些麵包車或
轎車的後窗上貼着一張白
紙，上書 「實習，磨合」
，或僅書 「磨合」二字。

當這個詞孤立地出現在我眼前時，我頗覺
費解。 「實習，磨合」，莫非是告訴別人
，自己技術不過硬，請多關照？僅書 「磨
合」二字，是否為了提醒後面的車不要太
魯莽，要慢慢地跟上來？因為 「磨」也可
能是 「磨蹭」的簡稱。後來我才發現，
「磨合」一詞，在北京人口中出現的頻率

很高，其含意也與我的猜測完全不同。
北京人愛說 「磨合」，兩人準備建立

合作夥伴關係、單位裡要一起共事的新老
人員初次見面、新建立的上下級關係、新
結識的朋友，都可能要來一句： 「以後多
磨合。」哪怕是新相識的戀愛男女，也可
能要說一句： 「我們以後慢慢磨合吧。」
磨合一詞有了特定的語境和具體的指向，
其含意便不難理解了。但要想以一句話對
其準確地加以解釋，似乎較難。當我弄懂
了這個詞的含意時，我想到了早年家鄉的
石磨。石磨之所以能將小麥磨成麵粉，靠
的是上下兩扇磨片上的齒槽。石磨有其正
確的旋轉方向，逆方向推動，推磨的人會
感到沉重費力，更重要的是石磨的齒槽不
能脗合，齒槽的棱角會相互抵觸，使上下
兩扇磨片之間露出很大的縫隙，小麥當然
也無法磨成麵粉。只有順着推，上下兩扇
磨片才能脗合，麵粉才會從兩扇磨片中汩

汩而出，推磨的人也會感到比較省力。我又想到，我們將兩個
有着溝槽棱角的糙面的物體合在一起時，那些溝槽棱角會相互
抵牾悖離，使其無法結合，當我們慢慢地磨動它們，也許可以
找到兩者的契合點，那些溝槽棱角反而會對兩個物體的結合發
揮連接、穩固的作用。所謂 「磨合」，大概便是兩者慢慢接觸
、摸索，嘗試尋找契合點的過程吧。

合作夥伴之間要磨合，雙方要在磨合的過程中了解對方的
實力，驗證對方的可信任程度，才能選擇合作項目，制定合作
計劃，共享成功的果實。同事、上下級之間要磨合，雙方要在
磨合的過程中了解對方的人品與才能，取長避短，互助互補，
才能密切配合，同舟共濟。

戀人與新婚夫妻之間要磨合，雙方在磨合的過程中了解對
方的志向、愛好、性格脾氣、長處與缺點，相助相伴，互敬互
讓，才能恩愛和睦，患難與共，那 「人生的港灣」才不會被狂
風暴雨所摧垮。未經磨合，便合作共事或結婚成家，雙方難免
會感到疙疙瘩瘩，磕磕絆絆，並且可能因無法達到默契的境界
甚至無法共處而散夥收攤。未經磨合，一發現對方的 「糙面」
，一發現對方有某些 「溝槽棱角」，便掉頭而去的人，很可能
會與璞玉渾金失之交臂，從而留下遺憾。人與人之間，沒有經
過磨合，就難以有後來的契合。沒有經過磨合，也難以有驚喜
的發現──對對方寶貴品質的發現。

磨合，既不是一味的迎合，也不是被動的配合，磨合是雙
方相互了解、相互發現的過程，是雙方試探着尋找契合點的過
程，是相互尊重，同時又保留自己的觀點和個性的一種人際間
的交往方式。我對於新詞，總是多少懷着排斥心理的，譬如
「哇噻」、 「酷斃」之類，但對於 「磨合」一詞，我卻佩服創

造者的智慧，且樂於使用之──不論因何機緣與我相識的善良
的人，我們磨合磨合吧，也許我們能夠成為朋友！

當一個人面臨重大決斷的時刻
，很難讓自己保持輕鬆愉快的心情
。這也許就是人類先天的悲劇：沒
有冷靜愉快的心情，沒有高昂的情
緒，怎麼能夠做出正確的抉擇呢？

探聽偶像的底細，這是每一個
普通民眾最為渴求的秘密。因此，

每當有偶像出現的場合，必定是擁擠不堪，人們希望從
偶像的隻言片語中獲得靈感。而事實的情形是，偶像公
開的底細是騙人的把戲，真正的底細永遠是偶像恪守的
秘籍。

如果想讓別人愛你，你應該首先學會去愛別人。如
果想得到別人的幫助，你應該首先學會幫助別人。同樣
的道理，只有你把天下人視如兄弟，你才能夠成為天下
人的兄弟。

任何人都不可能擺脫良心的折磨。你能夠坦然面對
自己所有的行為嗎？你能夠在自己的靈魂面前絲毫也不
怯懦嗎？你能夠理直氣壯地表白自己的一生都光明磊落
嗎？沒有一個人是完美的人，我們只要在大多數事情上
問心無愧，就可以心安。

人們似乎都在對幸福孜孜以求，幸福似乎永遠在可
望不可及的地方。實際的情形是，幸福就在我們身邊，
就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牽着孩子的手送孩子去學校，
陪着老母親啦啦家常，去外地的時候為妻子捎一件心愛
的衣服，周末的下午帶着全家去郊外的山坡看野花，多
年不見的朋友突然來訪，這些普通的細節不都時刻出現
在我們的生命之中嗎？

如果你選擇了崇高的德行和高尚的情懷，你就不要
再留意隨遇而安的利益了。因為，你選擇的，正是利益
的背面。利益是邪惡的種籽，只有徹底背叛了利益的人

，才有可能在德行的道路上一往無前。
如果你聽到了風笛的聲音而沒有感動，說明你對於音樂是多麼遲

鈍。而一個人的生活中如果沒有音樂，就如同沒有甘泉的沙漠一樣荒
涼。遇到那些成功的人，我就在想，這些人都是我的階梯，我將拾級
而上，我必須越過他們，而不是僅僅做他們的聽眾，或者做他們的鄰
居。我必將在他們所在的世界裡安居。

失之交臂是人生的常態，與一個敬仰的人失之交臂，錯過一件美
麗的事情，眼看着一個大好的機遇匆匆流失。當我們有了一定的人生
閱歷之後，我們就會明白，這是人生的常態，有得到的歡欣和喜悅，
也有失敗的頹廢和憂傷。人生有差之毫釐的遺憾，也有絕處逢生的驚
喜。

經歷過了，我們就會明白什麼叫失望，什麼叫絕望，什麼叫無可
挽回的超出絕望的無望。

這個時候，我們應該做的，是重建自己的信念，編織新的想像，
在新的想像之上，構建新的希望。一個人什麼都可以放棄，就是不能
夠放棄夢想。

夜晚的氣味，土地的氣味，風的氣味，陽光的氣味，更有花朵的
芬芳，你捕捉到了嗎？它們讓你感動，它們讓你熱淚盈眶，它們讓你
的心靈充滿希望。

任何人都會有一些痛苦的經歷和失敗的頹喪。不同的是，有些人
常常反省自己之所以產生這些經歷的原因，並在不斷的反省中收穫了
經驗，使自己在後來的人生中成功的避開了失敗。有些人就不同了，
總是在相同的地方跌倒。這其實就是一個智者和一個愚蠢的人最本質
的區別了。

生命的最大悲劇是不可重複，因此，我們就不要對已經過去的事
情耿耿於懷了。無論成功還是失敗，過去了就永不再來。當我們在自
己的窗口迎接清晨的一縷陽光的時候，我們應該相信，這個世界上所
有的人都與自己一樣，我們看到的陽光不比他人多一分一毫。

去劇院裡的音樂會不過是去湊個熱鬧，在那裡，你欣賞不到真正
的音樂，真正的音樂只適合獨自聆聽。一切都是如此，只有在安謐的
空間裡，我們才能夠感覺靈魂的芬芳。

童
年
時
代
最
訝
異
的
事
情
，
可
能
就
是
發
現
長
者

對
公
認
的
美
食
不
感
興
趣
，
而
我
們
小
娃
娃
卻
為
之
垂

涎
三
尺
。
曾
聽
到
長
者
解
釋
：
﹁年
輕
時
想
吃
而
吃
不

到
，
人
老
時
有
得
吃
而
不
想
吃
。
﹂
但
這
種
論
述
，
仍

不
能
令
當
時
的
我
們
信
服
。
直
到
進
入
成
年
，
我
們
才

相
信
：
在
不
同
年
齡
段
，
對
同
一
種
美
食
確
會
有
完
全

不
同
感
受
，
是
可
能
的
，
是
千
真
萬
確
的
。
再
後
來
，

從
書
中
得
知
，
哲
學
大
師
黑
格
爾
曾
在
日
記
中
寫
道
，
他
十
五
歲
時
對
櫻
桃

饞
得
直
淌
口
水
，
到
老
年
對
它
又
毫
無
興
趣
。
黑
格
爾
道
出
中
國
長
者
的
老

生
常
談
﹁想
吃
時
沒
得
吃
，
有
得
吃
時
不
想
吃
﹂
，
可
見
不
同
民
族
對
於
生

命
歷
程
的
觀
察
與
體
驗
是
相
差
無
幾
的
。
但
是
，
這
只
是
對
食
物
而
言
。

至
於
書
籍
，
人
類
遠
非
如
此
。
閱
讀
，
年
輕
人
如
飢
似
渴
，
老
年
人
也

保
持
強
烈
的
興
趣
。
至
於
在
有
些
專
業
領
域
，
為
閱
讀
、
研
究
版
本
並
慷
慨

投
下
巨
資
的
，
恰
恰
是
一
些
上
了
年
紀
的
愛
讀
人
士
，
他
們
的
購
書
舉
動
既

有
閱
讀
的
動
力
，
更
有
還
願
的
心
結
，
﹁年
輕
時
就
想
擁
有
它
們
，
但
不
能

如
願
，
現
在
可
以
滿
足
這
一
願
望
了
。
﹂
說
起
這
些
來
，
全
是
充
滿
摯
愛
與

激
情
的
動
人
故
事
。

要
是
閱
讀
室
可
視
為
運
動
場
的
話
，
那
我
們
經
常
可
以
看
到
這
番
情
形

：
垂
垂
老
者
與
青
春
少
年
在
同
一
條
追
尋
知
識
的
跑
道
上
飛
奔
，
互
不
相
讓

。
是
書
香
、
閱
讀
慾
在
召
喚
參
賽
者
。
毋
庸
諱
言
，
長
者
手
不
釋
卷
已
有
體

力
衰
退
和
目
力
不
濟
的
問
題
，
但
由
於
生
活
經
驗
的
積
累
、
理
解
力
的
昇
華

，
閱
讀
給
長
者
帶
來
更
多
的
快
意
。

不
過
最
感
人
的
，
仍
是
長
者
對
稀
缺
典
籍
的
佔
有
，
比
年
輕
人
更
急
切

，
更
狂
熱
。
是
啊
，
有
哪
個
掉
了
牙
的
老
人
會
獨
佔
童
年
時
愛
吃
的
鐵
蠶
豆

？
在
酷
愛
閱
讀
的
長
者
那
裡
，
他
的
所
有
藏
書
就
是
一
桶
桶
鐵
蠶
豆
，
他
們

擁
有
精
神
上
、
性
情
上
、
慾
望
上
的
鋼
嘴
鑽
牙
，
能
把
全
部
鐵
蠶
豆
嚼
得
稀

爛
、
磨
得
粉
碎
。
他
們
與
法
國
吝
嗇
鬼
葛
朗
台
沒
有
兩
樣
，
見
了
黃
金
就
覺

得
身
上
暖
和
。
書
籍
讓
他
們
感
到
生
命
之
火
不
滅
，
心
兒
在
燃
燒
。

那晚觀看一檔內地法制
新聞節目，講述的是一個城
市裡的離異中年女人，徵婚
時被一個中年農民男人狠狠
「忽悠」了一把，被劫色劫

財，劫去七十五萬元人民幣
後玩 「人間蒸發」，現公安局將其列為全國網上
通緝犯。另一個案例講述的也是離異中年女人，
在廣場跳舞時認識了一個在城裡當保安的中年男
人，此男人用甜言蜜語穫取了女人的心，搬入女
人的家，舒舒服服地過起了城裡人的生活，隱瞞
了與在農村的老婆尚未離異的事實，結果他鄉下
的老婆兒女打上門來，那被 「忽悠」的女人深受
傷害，甚至想過要自殺……還有一個新聞報道：
一個女老闆被農民王某忽悠可大了去，三百多萬
打了水漂。公開審理此案，王某被判無期徒刑，
剝奪政治權利終身。還有不少這類案例的報道，
看了令人唏噓不已。

「忽悠」這個詞出自央視春晚 「小品王」趙
本山的小品中。意思是被人坑蒙拐騙。

農民，過去那些年，給城裡人的印象很好，
勤勞、誠實、本分，甚至有點木訥。

我也是地道的農民出身，骨子裡流的是農民
的血。我的本性善良、純樸。記得七十年代中期
，十八歲的我挑着棉被從鄉村到城裡求學。一個
學期快結束了，上我們中醫學科的中年男老師居
然認不得我。期末考試時我考的中醫學科成績列
全班第一名，那位老師在講台上表揚我時，問：
「哪一位是張玉清同學，請站起來。」我心裡當

時有那麼一點不舒服，心想肯定是自己的長相、
衣着、性格太 「農村化」了，不然老師不會在教
了半年的課後還不認識我。確實，在上世紀八十
年代以前，農民老老實實在家種那幾畝田地，見
的世面少，老實、本分是農民的一個 「符號」。

如今改革開放的經濟大潮，波濤洶湧，農村
大部分青壯年農民已從農村出來到城裡 「淘金」

，混出人樣的已在城裡買了房、車。有的農民想
出用歪門斜道 「忽悠」城裡人，好一夜暴富。最
近，我兒子在裝修新房時，就被那位鋪地板磚的
農民工韋某小小地 「忽悠」了一回。我見他長得
瘦骨嶙峋，好像營養不良似的，便好心從家裡常
帶飯肉菜、水果送給他吃。幹了十五天後，他說
鄉下家裡有事，要回去三四天。哪知一去十天才
回。幫我兒子幹了兩天，又消失十天，打手機關
機。把我們氣得不行。另一位刷牆的農民工告訴
我，他是又接了另外一家裝飾工來做，把你們的
工程拖放後面。我委託這位刷牆的農民工轉告姓
韋的，要他在五天之內務必把我兒子房子的地磚
鋪完，否則我要告他。第二天，韋某馬上 「現身
」，做了七天，才把我兒子新房的地磚全部鋪完
。其實，他不來我們拿他也毫無辦法，兒子找的
是路邊 「野馬裝修工」，又不簽合同的。只有被
他 「忽悠」的份。

中國有句調侃人的話叫 「吃飽
了撐的」，那貶義雖明顯，卻讓我
覺得不公平。如果一個人沒吃飽飯
，他接下來的所有力氣都將奔着果
腹而去，即完全圍着物質目的轉。
而若他吃飽了飯，最多打兩個飽嗝

，重要的是從此他將一心一意從物質目的中解脫出來、
向精神目的進發了。兩相比較，後者的層次更高，我們
吃飽後為什麼就不可以坦然撐上一撐呢？

有這番信念打底，本文即將着手考證的這個問題
─孫悟空是哪一年鬧天宮的──雖然在許多大人先生
眼中可能屬於吃飽了撐的問題，我仍願意來探一探。一
種直覺已悄然籠罩了我，這是一個會帶來某種思維快樂
感的探索過程。最終，探索的結果將把我引向何處，誰
也說不準。我喜歡做這樣一種充滿了未知魅力的讀書遊
戲。

開始吧。這首先是個數學計算的過程。我們得從唐
僧出發去西天取經的時間算起。《西遊記》第十三回交
代得明明白白，那是 「貞觀十三年九月望前三日」。根
據中國歷史紀年表換算，貞觀十三年乃公元六百四十年。

這年，唐僧騎着一匹駑馬，在快要出長安的當口，
因緣際會，冥冥中有賴於神界的安排，從兩界山下救出
了因鬧天宮而被佛祖鎮壓了整整五百年的齊天大聖孫悟
空。這樣我們又可以做個簡單的減法：減去五百年，孫
悟空被如來佛祖壓在五行山下的確切時間，是公元一百
四十年。

事情並沒有到此為止。我們還注意到，被佛祖降伏
之前，孫悟空在天宮着實風光過一陣子，其中很重要的
受挫經歷，是一度被二郎真君擒住，接着又被太上老君
投進八卦爐內，足足煉了 「七七四十九日」。根據小說

第八十三回中 「天上一日，地下一年」的換算法提示，
這天上四十九日相當於地下四十九年。於是，必須在上
面的計算結果上再減去四十九年，得公元九十一年。這
就是孫悟空大鬧天宮的準確時間。

考證到這一步，想說明什麼呢？有必要觀察一下公
元九十一年的大致國情。查歷史紀年表得知，這一年適
值後漢，為漢和帝四年，是匈奴承認失敗的著名年份。
小說第十四回中獵戶劉伯欽向唐僧介紹說， 「王莽篡漢
之時，天降此山。」這顯然弄錯了。王莽篡取漢家江山
，發生於公元九年，不但遠在孫悟空被鎮壓的公元一百
四十年之前，而且也遠在孫悟空被困八卦爐的公元九十
一年之前。尤有甚者，假如我們考察一下公元九十一年
到一百四十年這四十九年裡，凡間發生了什麼，結果就
可疑得更加有趣了。

稍有文化知識的人都知道，太上老君這尊神，其原
型是我國春秋時代過函谷、著五千言而享有大名的老子
，其名李耳，又稱為老聃。問題是，老子被奉為道教之
祖，以太上老君的身份接受道教徒的信仰和供奉，自何
時起？這就涉及東漢末年創立 「五斗米教」的張道陵。
和中國歷史上許多農民起義一樣，五斗米教感到需要借
助神權來為自己張目、達到團結、壯大教眾的目的，張
道陵遂自稱，使命出於太上老君口授。其所著《老子想
爾註》第一次提到 「太上老君」這個名字，並指出 「一
散形為氣，聚形為太上老君」的神秘變化過程。現今史
學界一般認為，五斗米教大體活動於公元一百二十五年
至一百四十四年這短短十數年間。

讓我們以凡間的紀年單位為標準，總結一下上述計
算過程：在公元九十一年至一百四十年這四十九年中，
太上老君奉玉帝之命，親自主持八卦爐煅燒孫悟空的酷
刑，以文武火煉丹，須臾未敢擅離崗位。而在公元一百

二十五年前後不久，他又託夢給凡人張道陵，為其創五
斗米教而暗中使力。算到這裡，我疑竇頓生：公元一百
二十五年處於公元九十一年和一百四十年之間，那麼，
在這段時間裡，一心忙着煅燒孫悟空、向玉帝按時交旨
的太上老君，竟會有時間分身出來、散形為氣聚形為人
、儼然託夢給那凡夫俗子張道陵嗎？

任何人都能很快從常理判斷，這兩件事沒有同時發
生的可能。按《西遊記》的說法，在這段時間裡，太上
老君只集中精力從事着一件事：煅燒孫悟空。而按道教
的說法，在這段時間裡，太上老君又花了很多精力，口
授夢託，幫助成就着華夏人間的五斗米教。太上老君只
有一個，究竟哪種情形才真實發生在他身上？

國學大師陳寅恪可能會對這個問題的答案感興趣。
因為，上面的整番考證，大抵屬於他欣賞並駕馭自如的
「詩史互證」治學法。孫悟空哪一年大鬧天宮？鬧天宮

時太上老君在幹嘛？太上老君有沒有空閑在同樣時間裡
分身抽暇、去為人間五斗米教的成立儀式剪綵？這些問
題，本質上和陳寅格著名的考證 「楊貴妃入宮前是不是
處女」應該說殊途同歸。以詩證史，以史證詩，都非深
厚學養莫辦，它在證得人一愣一愣的同時，也留下了限
度。想像性的文學作品能被動輒用來作為求證歷史的材
料嗎？錢鍾書就終其一生不屑此道。有意思的是，《西
遊記》恰是錢氏的小說最愛。

出於國姓之故，李唐一代對老子的信奉是空前的。
由此我們才能理解，一部《西遊記》會提到太上老君那
麼多事迹，像童子下界化為金角銀角大王佔山為王啦，
坐騎下凡變做青牛精啦，施捨一粒金丹救活烏雞國王啦
，以三清之一的身份坐鎮車遲國道觀等等。單從這點看
，吳承恩還是很給 「詩史互證」的學者們方便的。不過
，正所謂智者千慮也有一失，他顧及這頭之餘，放懈了
那頭，太上老君在他筆下既要火燒妖猴，又得口授凡教
，就太累了點兒。更別提，那南天門四大天師裡竟有個
名叫張道陵的。人家還在凡間風風火火創五斗米教，陽
壽未盡，這邊廂卻提前讓他大模大樣地當起天師來了，
讀到諸如此類的地方，我們自可嘿然一笑，然後說聲：
我這一撐代表了飯已經吃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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